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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日益可塑性、公共性、非对称
性等特质。现实中在政群沟通、信息互动、社会管理上的有限正向作用，与形式主义、公民权利缺
位、社会失范上的负能量之间的矛盾，正不断消解本已脆弱的政府公信力。依托信息的线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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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缘起与时代背景
虚拟社会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以信息符号化的人为
主体，借助于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进行虚拟认识、虚拟实践和虚拟交往等活动，从而形
成虚拟联系和关系的场域［1］( P29)。虚拟社会是拟态环境和媒介化社会统一作用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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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由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于其所著的《舆论学》中提出，是指人与现实社会之间
插入的信息载体，在经由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结构化
之后，向人们呈现出来并被感知的环境，让人们在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环境中去认识现实社
会，强调的是媒介所营造出的“客观环境”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影响力，既能够影响人们如
何去认识世界，又能够决定人们去认识什么样的世界; 后者源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提出的
“传播创造并维系社会”的理念，是指媒介与社会深度融合和相向互动，形成了以媒介社会
化和社会媒介化为结果的媒介化社会。其核心是探讨社会组织层面、交往层面、交往方式
以及文化范式等领域中的权利场域的变化、媒介关系、媒介消费形态、媒介模仿，以及媒介
与社会之间跨领域的媒介冲突等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媒介发展呈现出方
兴未艾的态势，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人们据此认识世界并做出相应反应和行动，通过语
言、行为、观念、价值以及生活方式等符号形式，很快演化和融合为社会的流行现象，变成了
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区分虚拟社会与现实环境［2］。虚拟社会是基于
信息时代发展起来的，是依托媒介力量贯穿于当下社会方方面面所构建的社会形态，对全
社会的运行模式、权利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等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随
着社会媒介化浪潮不断向前推进，由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社会公众的思维及生活方
式产生日益显著的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多依赖媒介所呈
现的信息去认知生活区域外的世界，由此构成的信息环境日益成为人们认知外在客观世界
的主观映射和判断依据。作为信息时代概念与实质相结合的产物，虚拟社会越来越向现实
化发展，使人们游离于本真世界之外，生活在媒介所创造的世界中。
毋庸讳言，现代媒介作为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独立工具，正扮演着社会拟态化
发展中的助推引擎，发挥着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的重要作用。2018 年 8 月 20 日发布的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为 8． 0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57． 7%，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7． 88 亿，其中微博用户达到 3． 37 亿，而作为另一大新媒介平台
的微信，已经覆盖 94%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8． 06 亿，全球微信用户更是突破
十亿大关，促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从空间和时间上实现“线上”向“线下”的即时融通，成
为当下社会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的连接桥梁。以“微博”母体的“脸书( Facebook) ”和“推
特( Twitter) ”为代表，综观其在整个北非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人们进
一步认识到虚拟社会中微博所具有的互动性、实时性、移动性等特点［3］，一些国家领导人更
是以日常“发推”作为联通外界的主要窗口，其中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推特”账号更是
成为外界接触一手信息的来源之一。毋庸置疑，由微博、微信等为主体媒介的信息传播方
式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信息流通的主流，其所拥有的传播速度、作用范围以及影响受众等都
达到以往任何媒介所无法企及的广度和深度，依托结构的去中心化、信息的碎片化、沟通的
即时性、平台的社交化以及传播的病毒性等特质的微传播时代，成为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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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剥离的时代背景，内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价值判断和
感知。虚拟社会所拥有的不同凡响的“爆发”能量，让身处其中的公众、新媒体、地方政府
等任何主体，已然无法摆脱微传播时代的影响。
地方政府公信力是指行政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依赖于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从而拥
有的权威性资源和政治动员能力［4］，公信力的获取，离不开真实信息、政府处理行为信息，
以及公众通过信息比对后对自我感知信息的对称性评价，彼此间的契合度越高，产生越大
的信任度，是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将自身的实践状态信息化，进而通过信息传播的过程直
接作用于公众的主观感知而产生的一种信任关系，获得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通过信息传播
影响公众感知［5］。地方政府身处社会治理活动的前沿阵线，在当前信任危机重重的风险型
社会里，虚拟社会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群
体事件，“瓮安事件”“雷政富事件”“严书记女儿事件”等种种看似孤立、偶然的社会热点，
时刻瓦解着政府公信力基础。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里，由其所形成的信息场域对地方
政府公信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对于建构政府公信力发挥着重大的正向能量，另
一方面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解构也能够产生巨大的反向影响。通过解析公信力在该场域里
的流变，可以看出信息在整个场域中的失真时有发生，最好的状态即是进行事实传播，最大
限度地保证信息的原初性，由公众进行自我科学判断，而进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构; 反
之，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扩大化( 有中生有) 、扭曲化( 有中异化) 抑或是弱化( 有中变
无) ，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解构就在所难免。据此，在当下的虚拟社会里，通过分
析该场域里的公信力特质，以及公信力建设进程中的矛盾所在，对公信力在公众、新媒体以
及地方政府间的流变机制进行探究，能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策略选择。
二、虚拟社会中的地方政府公信力
由媒介所营造出的社会意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感知，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塑造着每个人的“三观”。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对于“非主流”信息的热衷，以及
“审丑心理”的普遍存在，往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任何与政府相关的无谓真假的负
面消息都能够得到几何级的无限放大，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该场域环境里的特质，早已不是
传统环境下的公信力认知所能够涵盖和解读的。
( 一) 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虚拟社会中的日益可塑性
“在社会生活的层面，所谓的人对他的环境的调整不过是通过虚拟的媒介进行的”，
“只要我们认定了自身所接触的图景是真实的，人们就会把它当成环境本身。”［6］( P30) 作为
通过关注机制进行实时信息广播的分享式社交网络平台，以及作为提供即时通讯的“智慧
型”通讯终端，兴起于 2009、2011 年的微博、微信，为虚拟社会提供了新型的信息集合空间，
64
2019 年第 4 期
囊括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生活、娱乐等各方面的万千信息流，为社会的拟态化发展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信息资源。这种微传播形式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信息交流的
主要方式，现实社会的运转离不开依托微传播进行的信息传播，从而达成沟通交流和感知
外在环境的目的。也正是因为人们与外界之间隔着这块巨大的介质空间，使得人们对于整
个社会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为人们所展现的世界，但它并非是对客观现实进行
“镜子式”的再现，而是经过选择、加工、重现等方式传达出来，由此，带有某种倾向性地向
人们提供信息环境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对于大部分公众来说，往往忽略这种选择和加
工，对于自身所接收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辨识，便把虚拟社会传递的信息当成是对客观
现实社会的再现而接受，并据此做出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反应。人们所接受的拟态化社会虽
然是模拟的和非绝对真实的，但基于自身对于虚拟社会的感知而做出的行为反应却是现实
的和绝对真实的。正因如此，产生在该信息场域里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不可避免地受其影
响，也正是这种影响力的存在，反过来说明公信力是能够被塑造的。由微传播所营造的虚
拟社会，解构和重构了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感知，对于公信力的流变产生亦正亦负的
双重影响，而发挥其正向作用和取长补短，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塑造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 二) 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虚拟社会中的日益公共性
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的方式，由媒介所拼合而成的巨大虚拟环境，日益同
现实社会呈现出无边界的发展趋势。微传播的信息流通形式，为社会的拟态化发展提供了
更为广泛和开阔的信息融通和公共领域话语平台，为虚拟世界打开了一条通向现实社会的
可行通道，实现了两个空间的信息串联，重新定义了现实社会的运作模式。在虚拟社会所
构建的信息场域里，人们会对所接触的信息作出各种反应，并将相关反应行为投射于现实
环境之中，借此将社会活动和行为扩大到“网上”和“网下”两个空间里，在传播面积、受众
数量以及影响群体等方面得以几何级累积，让信息的传播向广度、深度不断延伸，由此构建
全新的公共领域，借助于公开化而凸显出公共性的本质内涵。公信力作为一种公众对于地
方政府的感知，其感知对象是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是依托于各类传播信息而得
出的最终结果。随着人们对于信息的依赖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信息日益成为人们塑造自
我信任感的核心依据。因此，在公共场域中传播的信息也是公共信息，是某一种特定的关
乎整个社会的信息集合体，对整个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影响，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为全体社
会公众提供服务［7］( P45)。其公共性主要表现于: 就公众而言，网络公民社会得到进一步拓
展，借助于微传播所赋予的信息力量，让这股新生力量拥有更大影响的话语权和社会动员
力量。随着新媒体以及便携式移动设备的不断发展，“信息爆炸”的作用下能够最快地接
收各类信息，任何一处“涉政”信息均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接触，进而带入自身所生活的现实
社会空间中，并投射于相关地方政府身上，以此作为自身对公权力的信任依据; 就媒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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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第四权力”拥有更多的信息传播平台以便平衡“传统官方”力量，传统“一元式”的信
息来源早已不复存在，“井喷式”的新媒体依托大数据处理为公众精准化推送各类信息，有
针对性地以全社会公众为受众群体，左右着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的感知; 就地方政府而言，公
开化、透明化是行政转型的必然路径，“金鱼缸”里的公权力成为主流趋势，同时，中央与地
方间的认知界限日益模糊，整体性和一体化所构建的公共性，导致任何一方在细枝末节的
疏忽，都会使整个公信力遭受一荣俱荣抑或一损俱损的双重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公共性的
系统构成，公信力所具有的公共性在整个“虚拟”与“现实”的双重环境下发挥作用并受到
整个环境的影响。
( 三) 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虚拟社会中的非对称性
微传播在促进虚拟社会里信息互通、流转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由于时间、技术、倾向以
及资源等因素产生共生于虚拟社会里的信息壁垒，并在虚拟社会中构建起新型的组织体
系、权利架构以及运行规则等，甚至呈现出阶层化特征，诸如圈子文化、“大 V”“意见领袖”
“红人”等，在整个场域中占据着主导性和主体性地位。由于信息的来源不同以及信息拥
有者自身的能力水平的不对称性，导致信息在政府、公众以及媒体之间的差异，信息鸿沟、
信息孤岛等问题成为虚拟社会中公信力非对称性的症结所在。其结果是: 一方面政府只能
通过信息的公开来换取公众对自身的认知、认可来满足自身政治统治的需要，公众在实现
自身利益诉求后便会对其产生信任和支持［8］。另一方面信息鸿沟的客观存在以及各类人
为主观的信息选择，导致信息传播过程中经由相关媒体进行信息传导，各个相关媒体在价
值依据、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对称性，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作
为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三大主体———地方政府、公众以及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和接收时采
用的策略，也会加剧不对称性的产生: 一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信息的传播时，出于自身或
是社会影响等因素的各方考虑，其对于信息的公布是有所择取的，呈现出对于正面信息的
大力宣传和对于负面信息的极力掩盖、围堵或是有限传播，诸如“禁言”“拉黑”等进行信息
封堵; 二是公众对于公共信息的获取能力的参差不齐以及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直接导致
人们对于同一个公共信息的解读不尽相同，进而使人们对于政府治理活动的感知产生偏
差; 三是随着各类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市场化运营的各类媒体良莠不齐，直接导致公共信息
经过媒体传播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是由于媒体自身的运营需要等主观因素，对信
息进行人为选择，使得最终呈现于公众面前的信息表现出千奇百怪的姿态。这些不对称性
的存在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对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水平不对称，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自身
所体现出来的公信力上的不对称，产生诸如“马太效应”的两极分化现象，拥有好的公信力
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好，反之，如何重塑成了“疴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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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内生逻辑
在微传播时代背景下，虚拟社会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水平直接受制于信息的传播质量和
效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以及新兴媒体间善意的、真实的、有效的信息传播，对于构建地
方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反之，则对其产生损耗、弥散甚至消弭的作用。
( 一) 线性传递: 地方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互动促进公信力产生
传统“一元”的“金字塔式”的信息传递模式早已与时代发展需求相背离，冗余、冗长的
信息流转往往导致信息的失真、误读，造成在突发事件中政府话语公信力、引导力以及影响
力的散失［9］。得益于信息技术和社会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架构及其权力体系得以日
益扁平化。在微传播的虚拟社会里，作为公权力象征的地方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日益缩
小，“最后一公里”问题能够得以有效解决，信任在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得以直接和迅速形
成。就地方政府自身而言，作为社会治理活动的主体，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制定
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等各类与地方政府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履行职能，解决社会问题和
满足公众需求，借助微应用、“Vlog”等各类信息终端以及传播形式进行官方发布，经由地方
政府直接解读而转化为公共信息，“直线式”地传递和呈现于社会大众面前，通过回复公众
留言、评论等诉求形式实现与公众的互动。就公众而言，随着智能便携式设备的日益普及
化，公众只要在主流平台上注册账号，诸如微博、微信，以及关注相关“政务微博”和公众
号，即可毫无门槛地接触和与地方政府对话，通过评论、转发、点赞以及话题设置来履行参
与权、监督权，依据自身的逻辑思考能力以及社会体验对公共信息进行理解或是误解，产生
对地方政府的自我感知来决定是否产生信任感，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支持或反对政府政
策、批评或赞赏政府行为等。正是通过与公众的信息互动，让公众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
信息进行解读、评价和价值判断，从而产生增进或是损耗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作用。
( 二) 动态抗衡: 地方政府与新媒体间的信息互通影响公信力水平
知识和信息的分配必然影响权力的分配［10］( P25)。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家长式”的信
息运动和传播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日益拟态化社会的发展形势。微传播时代背景下发
展起来的各类新媒体，为信息的传播提供新的流通来源和途径，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分配模
式，为“第四权力”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动力，一定程度上与政府产生利益间的碰撞并与之抗
衡。主要体现在: 一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依托各类媒体作为辅助
手段来促进公共信息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由多方媒体进行解读和信息转化，展现出来作
为最终的结果为公众所知悉。二是新媒体的权威信息源仍然主要来源于官方发布，对地方
政府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自媒体、社会等多元主体为信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来源渠道，同
样的社会事件拥有更多的信息源以“倒逼”政府信息的可信性。三是二者间的信息解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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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在基于不同利益诉求以及问题视角为出发点，经由媒体解读出来的效果也是大相
径庭，各个媒体之间的倾向性也是显而易见，直接表现就是其内在的政治性，表现出对地方
政府主动释放以及被动释放的信息，有目的性、针对性地进行善意或是恶意解读，最后通过
微博、微信等与公众对接，经由“粉丝”的转发以及“大 V”的推动，直接引导整个信息场域
向或正或负的舆情方向发展，从而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增加或是消弭的作用。因此，
经由媒体解读过后传播出去的公共信息，能否保证信息自身的有效性、准确性，对公权力在
公众心中的感知程度以及信任度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 三) 供需关系: 社会公众与新媒体间的信息互助决定公信力质量
市场经济下的公众与媒体间是互助形式的供需关系，信息供给与需求是二者间的市场
活动行为。研究表明，社会公众往往依据自身所能接触的媒体而改变自身对于事物重要性
的认识，对相关媒体认为重要的事件优先采取行动［11］( P214)。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政治传染
性，通过媒体的主观引导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相关社会事件中，提升关注度使之成为
“焦点”，进而进入公众议程的范畴之内。一方面，部分媒体由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缺位，
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别媒体的运营宗旨，寻求“眼球经济”和“流量”是获取利润的直接方
式，通过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众提供精准化的信息推送，能够依托大数据进行公众个
人喜好分析，第一时间推送能够为自身谋取最大关注度的信息，左右社会公众对于各类信
息的均衡获取，进而影响公众对于社会的感知和判断。另一方面，公众将媒体作为其信息
获取的主要来源，很大程度上将媒体上所呈现的信息作为其自身感知并进行价值判断的重
要依据。在“猎奇心理”以及价值偏见等因素的驱动下，社会公众在对地方政府进行主观
判断时，依托于利益诉求、个人学识以及社会阅历等对信息进行解读，基于判断的主观倾向
性，表现出将符合利益作为是非、好坏、善恶的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个人信任的首要标尺;
并将这些信息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比对，当二者信息相符程度高，表明信息在整个社
会中的流通顺畅，对公信力起到巩固抑或增强的作用，而当出现信息不对称时，即信息隔
阂，表现出来的就是疑惑、担心、害怕，倾向于否定的抉择，对公信力产生弥散作用。
四、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未来进路
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机遇期、社会风险期相互叠加的关键时刻，任何有损
政府公信力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进行公信力建构，对地
方政府走向现代化、信息化和民主化具有积极意义。
( 一) 共情: 打通政群沟通的共通空间，消除信息的话语噪音
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政治基础。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治
理活动的主体实施者，正是基于公众的信任而获得政治合法性，理应以维护公众的根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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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己任，站在公众的视角和立场去感知公众的诉求和需求。共情是共享并理解他人情绪
状态的倾向［12］，信任方的共情是决定信任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能够促进信任方宽恕他
人［13］。因此，需要打通政群间的沟通渠道，构建共通的话语空间，消除因言语不通造成的
话语噪音，从而消除信息隔阂所造成的情感共鸣缺失。据此，一要从本源出发，提升地方政
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
进网络强国建设。”［14］面对日益复杂的世情、国情，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早已成为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空间组成，理应及时有效地把握、预测和提高网络舆情动态、发展方向以及
引导能力［15］。一方面，要切实“为人民服务”，做到角色和职能的无缺位、无越位和无错位，
实现“身正不怕影子斜”; 另一方面，注重治理模式创新，通过构建新机制和新机构，与社会
力量协同治理，以准确把握公众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二要借助信息传播中具有共同理
解的话语含义，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16］( P33)。“走入基层接地气”，以公众可接受和能理解
的话语形式回应和解决公众的信息需求，特别是突发事件中的官方通报，通俗易懂的通告
能够有效消除疑虑，实现公信力的提升; 要切实做好政务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的运营和维
护，在“黄金四小时”里处理各类突发舆情事件，及时为民众排忧解难，使之成为政群共通
话语交流的实践空间。三要提升透明度和公开性，消除信息噪音对公信力所产生的消解作
用。根据香农和韦弗的噪音理论，信息传播中的“噪音”是指一切“不是信源有意传送而附
加在信号上的任何东西”［17］( P51)。究其原因，是由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繁琐的流转层级、差异
化的解读以及庞杂的信息源本身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据此，通过赋权提升公众的参与积极
性以及强化其对公权力的监督权，将“金鱼缸”里的公权力放置于阳光下，由公众直接接触
信息源以及事件本身，能够有效缓解信息噪音的产生。
( 二) 共担: 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水平，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
公众作为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中多元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群信任关系中的直接作
用对象与来源主体，不仅享受社会有效治理带来的社会福利，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以及
社会风险。在信息多元化的微传播时代，“信息爆炸”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信息贫乏”的现
实问题，以及因对有效信息的获取和辨识能力有限而导致的困惑与担忧。微博官方发布的
《2018 年度微博辟谣数据报告》显示，有效处理的不实信息达到 7． 48 万条，被举报用户年
龄主要集中于 16 至 30 岁之间，可见当前另类话语所具有的广大市场以及巨大的生命
力［18］。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基于事件的真相，对政府的处理行为进行信息解读，进而对所掌
握信息进行自我感知，通过信息的对称性评价决定是否产生信任感［19］。信任作为一种感
知存在，一方面，面对鱼龙混杂的信息场域，其自身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直接影响自身的信
任感; 另一方面，自身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发布者、传播者，无论是意见领袖、草根、新
闻记者，都对他人的信任感知力产生重要影响。“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
越高; 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20］据此，一是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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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提升辨别信息的能力，促进公民再教育和提升自我媒介素养，增强对各种媒介信息
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21］，特别是要理
性对待地方政府的行为信息，不要一味地为了反对而反对，“天然”地不信任公权力，要能
够科学地进行信息比对，形成对公权力的正确感知。二是要正确履行参与、监督社会的权
利，切勿“急公好义”助推舆情灾害及次生灾害的产生。在信息不明朗的情况下，对于各类
“政、权、富”的信息应采取审慎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消极的“逼
迫”形式，特别是“大 V”“红人”等意见领袖更要谨言慎行，因为其具有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能够造成严重的舆情危机。三是要规范自身网络行为，做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合格公民。一
方面在发布信息时，要切实保证信息的完整，不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更不能为了博取
“眼球”而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 另一方面，作为“围观者”在进行评论、转发以及“点赞”
的同时，要做到“不传谣、不造谣”，不“添油加醋”去恶意引导社会舆情，以避免社会氛围的
进一步恶化。
( 三) 共治: 转变新媒体的市场取向，构建自律与他律的双重约束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置身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市场化带来的影响。在虚
拟社会里的信息传播，是一种以金钱的形式计算媒介利益的关系，而不是通过社会关系的
方式将传播者与大众联系起来［22］。在以“流量”和“眼球”为目标的信息场域里，对于符合
公众兴趣、情感以及利益诉求的“泪点”“爆点”“敏感”信息，往往能够以几何级的方式得到
迅速传播，成为舆情发展的动力来源，其速度和范围无法得到有效约束和控制。这种市场
导向下的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社会显然存在着一定的扭曲性，必须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以
改善当前的信息环境，实现虚拟社会的真实度以及信息质量的提升。据此，作为新媒体，一
是要具有为公众提供优质信息的社会担当，不能让“眼球经济”成为新媒体经济的核心支
柱，“逐利性”不应该是“第四权力”的价值追求。二是要提升自我的业务水平与行业自律，
以“内容为王”打造新媒体，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让优质的新媒体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诸如“@ 四平公安”“@ 江宁公安在线”“1818 黄金眼”等微博，理应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和拥
有更多的粉丝量，从而发挥正向能量提升信任感。三是要“摆好位置，站好队”，做好“守门
员”的角色定位，对得起“第四权力”的美誉。不能打着“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旗号，撕
裂政群、政社等多元主体的信任关系。诸如查处“秦火火事件”“立二拆四”，以及对“暴走
漫画”“二更食堂”进行处罚，是对新媒体加强自我约束和规范的典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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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dure optimization”，transcending statistical control and achieving“full field interaction”，tran-
scend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achieving“full cycle improvement”．
Key words: government governanc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total quality governance
in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quality improvement;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in Virtual Societ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We Media ( 44)
WU Long － wen1 ＆ FU Hui － fang2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2．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7)
Abstract: In the virtual society of We Media era，the credi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presents charac-
teristics such as increasing flexibility，publicity and asymmetry． In reality，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inite positive role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ormalism，lack of civil rights and social anomie is constantly dissolving the al-
ready fragil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Ｒelying on the linear transfer of information，dynamic counterbal-
ance，and endogenous evolu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multi － subjects determine the generation，lev-
el and quality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through interaction，inter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terms of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open up common space，eliminate speech noise，
weaken the living space of rumors，change market orientation，and carry out double restraint，etc． ，
thus rebuilding the credi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empathy，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government governanc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local government; virtual society; com-
munication through We Media; evolution mechanis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Ｒ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patial Order:
The Path of Space Governance of Primary － level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Field Ｒesearch of D Street ( 54)
ZHOU Chen － hong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University of Jinan，Jinan，Shandong 25002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governance，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villages is a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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